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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一定会先回故

里———眉州。

这里，是你的出生地，也是你很多亲人的

埋骨之地，包括你的父母，虽然你没选择落叶

归根。当然，这里有你的童年和少年时的美好

记忆。

你与弟弟子由师从道士张易简，在天庆

观启蒙，开始你的读书生涯，而道家的思想也

深入你的骨髓，这为你后来在官场屡遭贬谪

的退能守奠定基础。最可贵的是你的父亲苏

老泉，他深深懂得言教不如身教，“二十七，始

发奋”（《三字经》专门提及你的父亲，可见榜

样的力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你与弟弟

研究学问。而后，父子三人进京赶考，都考中

进士，一时轰动朝野。而你的家乡也很出名，

在两宋时期就考中进士 886 人，有“进士之

乡”的美誉。这与你父子三人的勤奋好学之风

不无关系。

当然，你从天堂回来，看到的故里已不是

你离蜀的面貌，毕竟经历几百年的改朝换代

和人间风雨，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谓

沧海桑田了。故里定会让你惊讶万分。

故居已不是当年的家庭小院，变成宏伟、

堂皇、典雅与幽深的三苏祠。

故乡已不是当年的偏僻之乡，变成闻名

天下的泡菜之乡、长寿之乡、优质稻米之乡、

脐橙之乡和竹编艺术之乡。

交通已不是当年你离蜀的骑马乘舟，变

成更为方便快捷的汽车、火车与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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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一定想去黄州

看看。

黄州是你命运的转折点。之前的“乌台诗

案”，让你经历屈辱、羞愤和生不如死的魔鬼

般的折磨，让你闯鬼门关，让你命悬一线。这

一切，都让你痛彻心扉，让你铭心刻骨，让你

走向成熟。你明丽的乐天性格从此洒下一层

浓重的阴影。

制造你心灵阴影的那些人要置你于死地

而后快。比如：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王

珪等，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这都是一些

人格低劣的小人，尽干不为人齿的下三烂的

勾当。

然而，不得不提一个人物，他也因忌妒而

加入到陷害你的人的队伍。他，就是大科学家

沈括。你们曾经可是很好的朋友啊！

就是这么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择手

段，轻易颠覆了为人的道德底线。人性里隐藏

着阴险与丑恶。他们已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

上。这就是人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劝神宗皇

帝“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也保你。于

是，神宗就赦免了你，你才保住了性命，被贬

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在黄州，你到东坡开荒垦地，养家糊口。

在黄州，你与友人夜游赤壁，感怀古今。

在黄州，你用生花妙笔，书写你人生最精

彩的华章———《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

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

东坡，你故地重游，不知有何感喟？祸兮

福兮，福兮祸兮，谁又说得清？往往是造化弄

人。依你乐天的性格，你会仰天大笑，一笑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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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一定会去杭

州。

杭州是你为官的其中一处，也是最精彩

的一处。你心怀天下，关注民生，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你亲自带领百姓将西湖的淤泥疏浚，

并且规划了西湖的美景。

建立的三塔，成为今天的三潭映月。

修筑的苏公堤，成为今天的苏堤春晓，与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修筑的白公堤遥相呼应。

西湖的美重新焕发出来，正如你的诗句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杭州成

为人间的天堂，这是你的大手笔，浓墨重彩的

一笔。

每到一处，你浪漫又务实的情怀都留下

了你生命的痕迹，成为此地观光的有文化底

蕴的人文景点，尽管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

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然而，人们常说“东

坡处处筑苏堤”，此言不虚。

你不仅在杭州西湖筑了苏堤，还在颍州

（安徽阜阳）西湖筑了苏堤，又在惠州西湖筑

了苏堤。

惠州是你晚年的贬谪地之一。修好苏堤

后，你用诗记录了当时的盛况：“父老喜云集，

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

你在宦海沉浮中做过多处地方官，并且

多有不错的政绩，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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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你最后的贬谪

地儋州一定要去看看。

当时，你已 62岁。儋州不是今天的海南儋

州市那么繁华，而是古代的蛮荒之地，未教化之

地，也是古代惩罚官员最严厉的发配之地。

你没有气馁，一样的豁达乐观，带着小儿

子苏过渡海而去。去了，你不是带着满腹怨气

消极怠工，而是积极的变民风，启民智，兴学

堂，讲学明道。你成为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和播

种人，正如你的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

从此破天荒”。你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终

于考上进士，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

今天，儋州市中和镇还保留有“东坡书

院”。大门轩昂宏阔，院里古木幽深，花草芬

芳。载酒堂、载酒亭古色古香，隐隐约约能窥

见你当年讲学和生活的风采。

两年后，你被赦免北归回大陆。第二年，

65 岁，你死于常州。根据遗嘱，你葬于河南汝

州郟城县钧台乡上瑞里。你没有埋骨眉山，只

能魂归故里。

而儋州百姓听闻你逝世的噩耗，修筑了

你的衣冠墓，纪念你。

东坡，你伫立在自己的衣冠墓前，是否会

感到一丝慰藉？而这里，至今还有东坡村、东

坡井、东坡路、东坡桥，甚至东坡帽、东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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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你还会这样自

我调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吗？你

还会这样自我解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

绝冠平生”吗？东坡，你真正做到了“一蓑烟雨

任平生”的大境界。

你会讲讲天堂的奇遇吗？比如：遇见陶渊

明。你与陶渊明一边欣赏菊花，一边饮酒谈

诗。陶渊明会赞赏你写的《和陶诗》。是你把田

园诗推向高峰，是你把陶渊明推向极致。你是

他的真正知音。以后，代代不乏追随者。遇见

李白。你与李白一边欣赏月光，一边饮酒谈蜀

地。李白不会再出现“对饮成三人”的孤清，而

会拍拍你的肩膀，欣赏你的豪放与潇洒。你继

承了他的衣钵之一脉，他高兴得会多饮几杯。

遇见杜甫。你与杜甫一边俯瞰人间，一边饮浊

酒。杜甫会说：“不要奢侈，有酒即可。”他会心

情沉重地向你打听百姓的疾苦，欣赏你不忘

百姓，为百姓做那么多好事。遇见白居易。你

与白居易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豪饮笑谈

治理杭州和西湖的旧事。你修了苏堤，他筑了

白堤。真是心有灵犀。诗兴大发，说不定你与

白居易会口占一绝。

当然，你不可能遇见整你害你的群小们，

因为他们已下了地狱。

当然，你也不可能长久逗留人间。你会选

择一个明月之夜，白衣飘飘飞回你的天堂。东

坡，你留给人间的，将是你在一轮明月里渐飞

渐远的背影。

潮头拾贝玉

西域诗草（组诗）

姻（甘肃）许登彦

西部之鸟

把整个天空驮在背上
西部之鸟的眼神
被高过头顶的风吹动
高飞之鸟，西部的风沙
孕育、分娩的词语和孩子
风为它赋形，苍凉的耳朵
充塞着西部之鸟的飞翔和鸣叫

看吧！苍穹之下，黄土之上
西部之鸟在眼中凸现
久居地面沉默的石头
生存和爱情涂满鸟喙，射向天空
那些明亮的或者晦暗的砂粒
仿佛岁月的光斑
追随季节若明若暗的河流
轮回擦亮西部苍茫的时空

西部之鸟，经由我凝重的目光
在天地间堆积着灰色的身影
一只童谣中飞翔的鸟
一束火焰里燃烧的鸟
一粒水滴中汹涌的鸟
歌声是西部之鸟躯体里
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

西部之鸟在向青天鸣叫
它咬住一个秘密，沉默而坚韧
沸腾的血液在躯体里尖叫
西部之鸟穿越重重迷雾
它的飞翔和鸣叫
穿透了远方的苍茫和寥廓

雪国列车

多么纯净的国度，花朵恒久飞翔
血液凝固，而胸中的块垒在融化
汹涌的白，肆意漫溢
由表及里，重塑一部童话的金身
抖动的绸缎，从天空倾斜下来
盖住了大地温暖而明亮的眼睛

北极熊、帝企鹅、雪狐……
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和隐者
神秘而害羞的脸庞
让寂静中的雪国更加寂静
无垠的雪域，起伏的胸膛
铺陈着绵延无尽的思念
素净的额头，悬挂着
亘古不变的痴情和眺望

满树琼花，落英缤纷落下
如身体被打开的如水女子
在旷世的海岸边自由的踱步
你的眼神，从裂帛的极光
破茧而出。闪电的列车风驰电掣
从世界的尽头射出时代的箭
携带着久违的雷霆和信念
穿透这苍茫而冷艳的肌肤

失控的激情溅起漫天的雪雾
银光闪闪的铁轨
是佩戴在长颈上的项链
袒露出滚烫的内心
忠实的乘客，是我的女王
花朵、飞鹰和银饰
她们与我同在
只要心中有了渴望
身体中的雪国列车
便学会了奔跑，永不停息
载着一生一世的火焰和信念

旷野之夜

旷野阒静。晚风吹向我
吹开身体里黑色的种子和隐秘的花朵
无边的堤岸，看不见的波浪
拍打着胸腔中的块垒
黑暗之王，接受众神虔敬的朝拜

苍蓝的夜空那么深邃
所有的星辰，梦依然醒着
哦！苍茫大地，正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一滴墨汁在水底慢慢泅散开来
太虚之境。旷野静谧的胸膛盛满鼾声

长势如此茂盛的夜色
还有它的沉默和血液
一支安魂曲为之醒酒、提神
借以安放它白昼的孤独和疲惫
而它的伤口在渐渐愈合
向众生万物捧献出一颗清凉的心

那些黑暗中的树木，蒙纱的女子
挥动手臂，勤于洒扫
白莲花般的心事在云鬓间铺陈
她们都是天地诸神宠爱的女儿

我无法拒绝这旷野的荒凉之祭
那么多的眼睛和灯火
发出如此沉重的喘息声
它们多么像我们多年前
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些秘密
在挣扎，毁灭或者重生
与旷野的骨骼相互碰撞
发出掷地有声的金属声
它正如一只夜鸟哀怨的鸣叫
穿透我的梦境。冷月无声

穿过特大城市的雨（组诗）

姻（山东）禾刀

这条路

像横在两岸的桥板，鱼从桥板上穿行
像穿过沙漠的河流，从特大城市穿过
像草原羊群，马群，牛群，流动在天空

其实，它没有那么直
每一个弯处被它的直和宽阔遮掩
它的落寞与凄凉，被两岸的繁花遮掩
那些流动的一切，幻觉主义者
宁愿它是笔直的，我也不应怀疑

隐秘。像鱼，牛、羊、马行走
相信它，没有不好

路口

经十路，那么多
每经过一个，我都好奇地向里张望

进进出出，每一个人
我都猜想他们的生活
或悲或喜，但不写在脸上

多想选择一个深入进入
看看他们的生活

那些村庄被特大城市的风吹倒
石砾中已辨不清它们的姓氏

经十路，那么多
每次路过，我都会看上一眼

走过孔子广场

匆忙中，瞥见他双手叠合，上身微微前倾
此时，东方旭日伸出温暖的光辉

菊花丛迎来霜降，傲骨初现
银杏一树金黄的荣耀，与温暖的光辉
似乎来自他

那些打扫广场的孩子，像他的学生
一日一日地清扫，恢复出原有的清洁世界

此时的经十路，过往如潮
来不及向他还礼，隐没在他俯视的世界

在雨中

无论如何拼命，逃不出的
此时的天空如此空
空得只剩下这只鸟
影只形单

相面先生，早已卜卦
沿着掌心纹理，
飞进这场必经的雨

进雨，出雨。在掌心文理转弯处
顺命，天晴。他说

那些安静的伤

风吹平多少沟壑
在我身上隐藏起来
不哭不闹，安静的像熟睡的婴儿

寻觅不到走远的风
但我知道最初，一次次给我安慰
直到我忘了，身上还有曾经的沟壑

一次在酒醉后，失落后
大风突起，让我看到所有的沟壑

列车（外一首）

姻（湖北）李爱华

反复搬运，臃肿的时间
于一级级铁轨
散去

用一张票，拉长一些日子
用铁碾压铁的光，析出众多心事

沿途路过的事物，把自己折叠进去
包括一些笑容，一些声音
一些擦肩而过的古城墙上
残留的文字

我在一本书里长久地逗留
当目光举出窗外
一个出口，正在卸载
一群拖泥带水的人

一条路独自评说

在大地未醒之前，我抢先醒来
触摸昨夜星辰，一只鸟的呢喃

窗外，拉扯着一些声音
无从辨别出处，风挂在枝头
我挂在风中，摇晃

我和一只鸟，语焉不详
在端详中默默对峙

一支歌和一缕炊烟同时潜入
我点燃晨曦，蒸煮一壶文字

满地光线溢于言表，一条路
独自评说

花朵的秘密（外一首）

姻（四川）戴子岚（学生）

花朵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是狮子大人对它说的悄悄话吗
不是
是毛毛虫留下的口水吗
不是
是昨天在地面上捡到的鸽子蛋吗
不是
它的秘密是
对一只小小蚂蚁的暗恋
只因这只小小蚂蚁
曾经轻轻地走过它的花瓣.....

星星的眼睛

星星有一双
很特别的眼睛
有一天
星星一个不小心把眼睛
掉到海里面去了
沉在沙子里
很多年以后
就成了闪闪发亮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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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图

你依偎的身躯还在。靠紧。用前进的灯

火，一步一步，激活血管的长度。

这是子夜。黑暗的星光，从我的马背上掉

落一些痕迹。尺寸间，在风云变幻的背影里，

伸缩，浮动。

撕裂的伤口还在。仿佛祖先，披肝沥胆的

足迹。而时间就是那块画布上的衣角。在曲折

的征程上，时窄时宽。

激荡的岁月，荒芜和光明同在。所有的词

汇，就是一串长长的解说。

凹凸的风雪，成就多少梦想；坚硬的执

着，转动繁衍生息的轴。年轮，一片又一片，铁

血奔驰。

动与静。开与落。花朵在版图上，雕刻。有

彩虹的翅膀告诉我：伟大，谱写的歌词，多么

铿锵与豪迈。

你是塑像里的南方与北方。我的脚下，巍

然耸立着沧海桑田。

灯光下。我站成一粒沙，或者一粒盐。晶

莹，从南海吹向漠北；从甲骨文的奇俊，到寸

寸山川明媚。

在你面前，大地有多辽阔。我的命运，就

承载了多少壮烈的重量。

河流

一滴水奔腾起来就成了一条河流。一条

河流在我的内心就如一滴水那般轻柔。

今晚彻夜雨声。犹如整个春天年久失修，

不断向我示弱。它的下落，从我的咽喉部位顺

流而下。狂热的姿势，除了花团锦簇的秘密，

更像祖先要我收拾一条条山脉的传承。

农历三月，我的王国与城池上涨。我的美

人，在水域的上方，轻浣罗裳。这里有英雄的

拔剑，马蹄汲水。这里有晨光暮霭。月夜祥和。

我看到有更多的波浪，含着风起的叱咤；

浪花弹奏着岁月的尘埃，起伏着音阶的高低。

浪尖时时刻刻，都在炫目壮阔的山河。清

冽，被排比，隐匿得生动。浪尖上，跳动荣与

辱。悲与喜。每次都充满：激情的呐喊，真切的

表达。

向前，奔腾。一如引水的人，牵扯出生生

不息的情愫。有血的雄浑为证，淘洗岸的行

走。

我说过一千次河流，说过一千次的水，路

过我的身体。那是，一千次祖先的灵光。层层

叠叠，不屈不挠。

一千次的命运，在河流里流淌。

水和水。青铜和青铜。飞翔和飞翔。大地

被擦绿，生命被延绵。

这是河流，经年不灭的魂。

大河汤汤

是的，当我说起大河，从佩戴祖国的那条

永恒而闪亮的波涛项链开始。从逶迤而来的

银色冲击开始。大河的骨骼，坚硬无比，从不

弱于巍巍河岸上，万年矗立的古色石头。

是的，石头色彩是分级的。最核心的应该

是被水的时光浸泡的不朽。他深藏于天地元

始。从刀耕火种，奔波于荒蛮。那时，肌肤以太

阳为色，毛发以星夜为梳。岁月的轮廓，在水

的滋润里，汪洋呈现。

河水汤汤，流过的草木，在盈盈的芦花

中。芦花荡过原野，行走的人，以水为荣，与水

为舞，伴着火的图腾。在鸟兽的嘶鸣中，被供

养成神话。

水路无疑是生命开天辟地的壮举。剥离

女娲补天的传说，脚印更加有说服的力量。水

花走过的地方，风就能留下痕迹。一些事物在

水中打磨，分出高峰与低谷。一些事物经过水

的过渡，分出长度与宽度。

水的温度，来自于生命最初的渴望。干涸

不是固有的模式，水分离出血与泪的浓度。

是的，当我说起大河。从未有绝决的水声

告别我的视线。比如我的姓氏，它充满水的机

理。大河汤汤，无数的子民，都从水的滔滔里

涌向人间。

他们身上都披着彩霞与关于河的符号，这

些符号不缺棱角。但是弯曲，正如行走的路径，

除了崎岖，还有习惯于手足间直角的拐点。

水之盈盈。天之彻彻。比梦更远的地方，

辽阔绮丽。宇宙在世外，水在世内。万物被水

讴歌，水也讴歌着万物。天地玄黄，轮回于水。

水的指尖在拨动，于我们，以信仰的力

量，眺望水。苍茫里，借水的激扬，迸发万千水

的能量，感受大河。

一种汹涌正如约而来。

草木

在梦境里，我托起的草木生长着翅膀。

它们的药性，医治我经年的疼痛。这里有

河流，飘着绿色的旗帜。临水而居，鸟声放逐

了所有的流年。

我听见：零乱的呢喃从远古的经文里敲

响时间的更鼓；丛林的脚步在阳光下梳理心

脉的沧桑。

在这里，季节代替人类，成为潜伏的地

火。暗示的芬芳，就是生命的源点。

我知道，你肉体承栽的力量，足够在大地

上呈现出斑斓纷纷。我也知道，面对的风霜雨

雪，你就是亘古不变，战胜神话的真理。而你

种下的燃烧的火种，让大地上的精灵，从生与

死的史册上，凸显着高尚的温暖。

我会继续沿着你，沿着大地的节拍走下

去。一座山不是我想要的路段。我有辽阔的理

想，让天空一高再高。让生活变得更蓝，让呼

吸充满咀嚼。

风还在吹。谁还在梦境里，破土？

谁还在拔节的骨骼里，弹奏遍地回音。

大地苍茫（组章）

姻（福建）张生祥

东坡，
假如你从天堂回来

（组章）

姻（四川）何均


